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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连接情感，维护统一具有重要意义。集体记忆

是建构文化及民族认同的重要渠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互促进，互为基底的关系。如今在乡村空

心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连接并整合着村落共同体，在村落生活中发挥着凝聚作

用。本文选取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雨坛彩龙作为研究例子，了解雨坛彩龙的主要场域和具体的整合方

式及雨坛彩龙对乡土社会产生的整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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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necting emotions and maintaining unity. 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building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s a mutual promotion and mutual basis 
relationship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Nowad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hollow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nnects and integrates village communities as a collective memory, 
which plays a cohesive role in village life. This article takes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Yu-
tan Cailong as a research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main field and specific integration methods of 
Yutan Cailong, 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Yutan Cailong on rur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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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情感，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现如

今，我国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普及力度，与媒体传播、教育体系等深度融合，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

遗产在延续历史文脉，增进文化自信，推动交流互鉴的独特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增进乡风文明，促

进乡村人民的共同感和认同感也有着重要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文化资源和宝贵财富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可以成为乡村振兴的新路径[1]。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形式，能进一步丰富社会群体集体记忆的内核，有助于重构村落文化共同体和生

活共同体，提升村民文化自信，增强凝聚力，实现社会整合，进而促进乡村的全面发展[2]。泸县是四川

省泸州市下辖县，其历史悠久，龙文化内容丰富，被命名为中国龙文化之乡。因此，雨坛彩龙作为泸县

龙文化的代表性标志，它对村落共同体的塑造和构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雨坛彩龙的主要场域 

雨坛彩龙的准备工作分为龙体工艺制作、道具筹备、表演人员与乐队组织三大核心板块，全程遵循

传统工艺规范与民俗要求，是仪式顺利开展的前提。雨坛彩龙以本地慈竹为核心骨架材料，选取韧性强、

不易折断的成年慈竹，削制为主副竹篾。辅以铁丝、麻绳、实木手柄等辅料，保证龙体柔韧性与观赏性。

龙体骨架分为龙头、龙身、龙尾三部分，传统形制以十三节龙身为标准，对应民间“十三太保”寓意。龙

头参照泸县龙脑桥石雕龙造型，结构精巧，双目、下颌可活动；龙身由竹圈串联而成，可灵活伸缩；龙尾

呈鲢鱼状，为雨坛彩龙标志性形制。骨架以麻绳与铁丝固定连接，保证整体稳固且动作灵活。骨架完成

后进行裱糊，以彩布包裹龙体，保证龙身顺滑灵动；随后进行传统彩绘，以鲜明色彩绘制龙鳞、龙纹，点

缀龙须、龙角、龙宝等配件，最终完成龙体制作，赋予彩龙视觉上的灵动形态。在舞龙表演环节，彩龙按

传统套路有序表演，行进路线遵循太极图形制，动作包括龙出洞、龙抢宝、龙脱衣、龙背剑、龙擦痒、龙

砌塔等经典招式。动作需要灵动连贯，实现人龙合一的表演效果。表演同时，彩龙会进入街巷、田间、院

落巡游，民众以鞭炮、香烛迎接，龙身绕屋、绕柱，寓意驱邪避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完成农村文化

核心的祈福功能。 
(一) 欢腾时刻下的雨坛彩龙 
雨坛彩龙发源于泸县，当地人称为龙灯。因为以前当地水资源比较稀缺，土地较为干旱，因此人们

设坛求雨，以祈求神灵帮助。雨坛彩龙最初作为一项祈雨仪式，主要目的是祈风求雨，保佑粮食丰收。

现如今，雨坛彩龙多用于祈福和保平安。雨坛彩龙多在每个节气日和传统节日中表演，这代表着当地的

一项重要活动。欢腾时期通常意味着典礼性和仪式性，及这个时刻的社会和群体显示出的创造性和生机。

如今的雨坛彩龙表演地点不仅仅局限于村落的街道上，在不同时刻其表演地点也有所改变。 
在新年期间这天，雨坛彩龙是在村里面表演。过年在人们心中通常是特殊的，它寓意着阖家团圆和

新的一年的开始。同时在这期间有许多人返乡，村落也比往常更加热闹繁荣。而雨坛彩龙作为一种舞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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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需要运用集体的合力才能完成，这象征着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3]。在正月初一表演时，舞龙队伍

常会进入到各个店铺中为人们送祝福，居民们也纷纷跟着祝福，这表达着当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也加强着文化认同和族群意识。在参与这些活动中，人们相互交流，分享着自身的心情和体验，从而加

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体验一场雨坛彩龙，不仅促进了文化认同，而且使其内涵在村民的心中不

断传递下去[4]。 

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是雨坛彩龙表演规模最大的时候。农历二月初二，传说是龙抬头的日子，又

俗称为青龙节，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在古时，人们认为龙掌管着降雨，是灵性的象征。在农耕时期，

降雨常常影响着作物的收成，因此龙成为农耕社会最主要的图腾。而龙抬头则寓意着雨水增多，万物生

机盎然。以往的二月初二也多在村落里表演，但现如今，随着泸县大力发展龙文化，并将农历二月初二

打造成民俗文化展示日，并开展龙文化宣传日活动。如今的二月初二，表演地点多在当地的旅游景点中，

以此吸引游客带动经济发展。如今年的二月二，表演地点就位于当地新开发的油菜花基地中。这正是通

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完善着村落，将文化资源转换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5]。如今，泸县的“二月二•龙

抬头”已经举办了七届，逐渐成为了游客市民的盛会，品牌企业推广的平台。在许多的节气日中，雨坛

彩龙也在县政府，产业园等场所表演。这种方式不仅产生了收入和集体经济，也提高了雨坛彩龙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由此可见，欢腾时刻下的雨坛彩龙着重的是人的数量，现场的气氛等外部环境，舞龙场合也多选在

更易吸引群众，乡村发展的新地点。这种氛围也更易使人与环境连接起来，使人们的记忆得以强化。在

这些仪式背后，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其文化内涵，加强其吸引力。对当地的居民则起到增加凝聚力，获

得精神慰藉的作用。 
(二) 日常生活中的雨坛彩龙 
在欢腾时刻的雨坛彩龙，表演地点多聚集在人多热闹的场地，但对于当地人来说，田间学校广场处

处都是舞龙的地方，它早已融入到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不少人把广场舞当作休闲项目，以此来强

身健体，而当地的人则把舞龙当作日常的闲暇活动。表演时通常使用的为大龙，大龙一般需要九个人，

需要的人数多和难度较大。在日常作为闲暇活动时，人们多用的是小龙，小龙一般仅由三个人操作，更

加简单好上手，人们更容易参与在其中。同时，小龙的轻便也使得舞龙的地域拓宽了，人们可以随时随

地舞龙，正如一位村民所说的只要感兴趣就可以耍龙。同时，在舞龙的过程中，人们交流聊天和相互合

作配合，也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现在的一些喜事上也常常看到有舞龙的节目出现，可以看出舞龙

不是脱离群众的一项活动。此外，学校也是舞龙的日常场所。在当地的学校大多开展了雨坛彩龙体验课

程和课外活动班，让舞龙更加贴切生活，让年轻一代亲身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 
这些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过程中的新形式，强化了村民参与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使欢腾时期和

日常生活时期的空白被填补了，同时重塑着乡村文化文明，恢复乡村活力。在各类盛大的仪式之中带来

的记忆虽然使人影响深刻，但如果没有定期保持联系，关于此的记忆就会逐渐丧失。而将其发展为日常

活动，人们通过不断体验和感受过程，重建并强化过去的记忆，使记忆在日常生活的常规实践中保持鲜

活[6]。因此，这创建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激发了当地人的参与热情，增进了亲和力和实效性，

让雨坛彩龙渗透进乡村的方方面面。 

3. 雨坛彩龙对村落的整合方式 

(一) 文化活动：了解发展变化增进认同感 
雨坛彩龙最重要的就是其表演性，需要每个人的力量融入到舞龙的整体之中，其本身就是一种整合

形式。其表演讲究一个活字，可以有效带动群众参与和聚焦。除了表演形式外，雨坛彩龙也运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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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提升着自身的影响力。首先是口头传承，口头传承是将某种文化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代代相传。

例如笔者从小生活在外地，但通过父母的言语中了解到许多当地的习俗。而口头传承还可以利用一些有

组织的口头传承活动，如讲座、故事会，传习学堂等，宣讲雨坛彩龙的历史来历，激发起听众的想象力

和记忆力。口头传承保留着文化的原汁原味，由于是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因此互动性较强和互动

效果好，通过讲述也更加简单易懂。在此过程也能够建立起情感联系，加强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其次

是文化展览，文化展览是通过展示文物，图片等形式，使群众更好地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7]。通过展览

可以更加直观了解到文化的发展变迁过程，如雨坛彩龙的龙身制作是每隔四年都会更新换代，起初的雨

坛彩龙是由草把制作，现在的龙身融入现代理念，用了新型面料和加入了荧光粉，使雨坛彩龙在晚上也

活灵活现。这些变化在当地的展览馆中都可以看到。这展示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加深人们的认识

和了解，增强对文化的认同和尊重。当地还通过编撰相应的书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下来，方便后

人学习和继承[8]。 

正是通过各类文化活动，人们更能对文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通过一些参观，观看

等形式，人们有着更直接的体验感，塑造着对文化独一无二的感悟。在其中，村民们扮演着参与者和创

造者的角色，通过在各类文化活动中的频繁参与，非遗文化不再仅仅局限于部分群体，仅靠内圈传播，

而是普及性的传播起来，将人与人联系起来，加深着对雨坛彩龙的思想认识。在不断的更新变迁过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紧随着时代发展，与新时代共同进步。 
(二) 网络传播：创造集体记忆加强凝聚力 
现如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工业化进度的加快，不少农村居民“离土又离乡”，农村地区出

现空心化现象，如何延续乡土文化和村落精神需要我们加以考虑。如今，随着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使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得到记录和传播，同时，多媒体也可以丰富信息呈现形式，提高效果和吸引力，使

信息更加直观有趣，易于接受和理解。这使得在外游子方便了解家乡，共塑着集体记忆，当地的居民们

也通过观看视频图片等加强对村落的看法，强化文化和集体认同。 
在集体记忆中，一般而言都有比较突出的地点或者事物。就如同当回忆起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时，虽

然已经忘记了参与其中的人，但是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却难以忘却。而新媒体的发展填补了这一空缺，人

们可以通过公众号，抖音等视频软件观看表演过程，从而唤起对过往的记忆。在元宵当天，泸县文旅就

发了相应的表演现场，这些视频图片强调着雨坛彩龙的许多事迹，就是在塑造着人们的情感认同，使起

产生与发展相匹配的荣誉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到更广的群体中，可以加深他人对文化的认识，促

进文化传承。而他人对于文化的认可也可以加深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当提起雨坛彩龙时，当地人都是

一脸自豪，介绍说上过春晚，现在好多纪录片也都拍过。即使可能没有亲眼见到拍摄的场景，但也构成

了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从而加深着对雨坛彩龙的印象，对所属群体产生较强归属感和认同感。 
网络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提供了新的形式，它

对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网络使得人们可以不亲身到达现场也能感受到现场的氛围，提

供了更为便捷的文化体验方式。虽然人们处在不同的地方但可以使记忆共享，人与人的心连在一起。新

媒体承载着记录和传达信息的作用，是大众获取集体记忆的重要来源。而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正是非遗

文化打破圈层壁垒，实现到大众艺术的转变[9]。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加强雨坛彩龙的可视化，也让更

多人有认识和了解雨坛彩龙的途径，吸引着更多人前往观赏，使更多人成为雨坛彩龙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三) 组织建设：提升文化质量促进群体和谐 
雨坛彩龙的宣传传播还离不开相应的组织。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规模较小，知名度低，因此无法吸

引受众，扩大群体认可度。而组织的出现可以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质量和服务得以提升，同时能更有

专项性的去推广和发展相应的非遗文化。组织正是指按照一定目的组成的集体，通过建立相应民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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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文化遗产协会，传习所等，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间组织通过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特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支持，同时也不断创新文

化形式，推动其与时俱进。如文化节，文艺演出等，丰富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提高居民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此过程中，也可以促进居民的交流互动，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民间组织可以开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培训活动，帮助更多人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10]。近年来，泸县在方洞镇设立了

传习所，开设舞龙和制龙课程，从而在不同方面构建出对雨坛彩龙的认识。通过传承和传播的过程，受

众形成一定的情感倾向，并对其呈现出正面的认知和积极的程度，而形成一种以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根

基。相应的民间组织也可以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民间组织更加贴合群众和了解群众的相应需求，而政

府可以提供组织支撑和支持，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从而协同为文化谋取新的发展方向。 

4. 雨坛彩龙对村落的功能 

(一) 塑造共同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乡土，有着历史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在潜移默化中为生活在其间的人们塑造

着共同的记忆。而在村落不断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在记忆中将历史承接下来，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

城市化的不断加剧村落的改建使得以往的熟悉感不断淡化了，不同于以往村庄的所有特别之处、地界及

各块土地，很早就铭刻在村庄成员的头脑中了。如今的村庄是一种熟悉却又陌生的社会。而雨坛彩龙作

为文化遗产，本身的历史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它承载着当地的社会记忆，延续着情感和历史的认识。不

同地域的文化如同根一样深深扎进不同地区的人们心中，构建出独属于当地的记忆。认同主体在理解自

身所处文化的情况下，进一步对群体进行认同，将个体记忆凝聚成集体记忆[11]。 

非物质在传播传承过程中，体现的是当地独有的文化元素和文化传统。雨坛彩龙的存在体现着以往

的信仰认同，是从过往的生活实践中的体验。因此，雨坛彩龙的演出过程包含着对历史记忆的还原性建

构，并承载着过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表演过程传递的记忆，不仅仅是过程本身，还包括了其背后含

有的文化内涵。如舞龙时的活灵活现，体现着当地龙文化的精气神，这种价值观念通过雨坛彩龙的传播

能够得以保留和传递下去。雨坛彩龙的各类发展途径，如参加比赛，创建展馆等方式，不仅促进了文化

的交流和传播，也通过群体间的口耳相传，让人们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个文化群体，并与该群体分享共同

的历史和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其独特的性质成为当地居民交流和交融的重要载体，通过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演绎，人们逐渐加深文化的交流和更加深入了解自身所处的文化[12]。将雨坛彩龙融

入到当地的方方面面，可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民心相通。 
(二) 树立身份认同 
文化的中心是人，作为人存在的个体、社区等，都需要一个文化身份，通过身份认同将彼此间链接

在一起。在思考身份问题时，我们常会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而这种思考使人识别文化身份，

确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这种身份的确定正是通过对家乡的回忆和认同不断清晰和确认。雨坛彩龙具有

悠久的历史，也是人们本土性文化身份的独特表达，代表着当地所具有的特殊性，因此对文化身份认同

起到了促进和保护作用。它通过丰富多样的舞龙仪式表达出当地人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并塑造了自我身

份认同和维系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13]。而雨坛彩龙也通过一代代的传递，使当地每个人都充满

着对其深深的记忆。雨坛彩龙为回忆提供了存储器，对群体的自我认知产生确定性影响。而这种独一无

二的记忆，也回答着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 
雨坛彩龙现如今虽也有外地人参与体验，但本地居民的参与形式和途径更为广泛和频繁，这种内部

的氛围十分浓厚，也代表着当地重视非遗文化，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加强着村落共同体的塑造。

而村落共同体是基于乡、土、人三者紧密互动关系而形成的，是基于村落生活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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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和归属感。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雨坛彩龙正是需要人的参与才能不断持续发展下去，这

种参与也对村落发展产生一定作用[14]。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构造着人们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完善

着村落共同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发展描绘过程中，也在不断描绘建构着人自身的发展。 
(三) 促进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通过学习教育过程实现对文化自身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实现对自身文化的自我认同。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延续文化自信的有效实施途径。文化自信的体现就是

人们对文化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在当今到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能够更好的使群体紧

密联合在一起，形成在村落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强力支柱[15]。而在其中蕴含的精神内涵，也不断影响着

当地人们的内心想法。比如龙文化常常代表着前进高昂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与村落发展和人的提高

是不谋而合的，这种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而这种正是弥补了法制手段的所不能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与新时期的创新理念相一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持续性力量。非物质文

化遗产所蕴含的求变思想，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启迪，而其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正不断发

挥着积极作用，不断推进社会发展[16]。雨坛彩龙正是在当地人心目中发挥着普遍的共识心理，使个体产

生归属认同和情感依附，成为代代延续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命脉。 
在当地不断推行龙文化的过程中，当地人也能看到许多游客的观光游览。这种过程中，通过他人观

看时的认同，人们也不断回忆着过去活动的内容和仪式，推动着当地非遗文化的发展，也在无形之中形

成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因此，把握文化的历史根基，形成对文化的自知自觉，完善学习传承机

制，才能不断从文化中汲取营养，了解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它加强着内部团结和族群意识，将文化的内

涵内化于生活和学习中，最终才能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5.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民族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

产可以实现集体记忆的延续，构建起自身的集体记忆。从而产生对村落和村民的影响，实现整合。综上

所述，记忆需要来自于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断丰富，影响力和声誉的

不断扩大，正是一种“合”，塑造着集体记忆，不断深化着村落整体和村民的团结精神[17]。其蕴含着的

符号意涵和象征性表达，传递着村落的文化认同和共有的价值观。在表演过程中，村民们亲身体验，结

束后有了更多可以相互交流的话题，进一步加强了共同体的纽带，维系村落和谐。观看舞龙的表演形成

的个体记忆也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形成具有同一性的集体记忆。依托于村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和自豪感，这种情感属性使共同体成员步调一致，协同发力，共同为乡村振兴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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